                 初次上學 (下)                                                            阿芬

穿上了母親為我縫製的洋裝， 這是母親為了我要回台北特別將她的嫁妝洋服拆開改成的，母親在衣服裡車了暗袋，將要註冊的學費二十六元用小手帕包好放在裡面。她還車了一條包袱巾，包了幾件換洗衣物、一雙木屐、一支豬鬃牙刷和一本寫滿我自己的名字的筆記本。 這本筆記本是母親用米店贈送的日曆撕下來用鐵釘打洞棉線繫上的克難筆記本，大約半年前她開始教我寫名字時準備的本子。 我的名字筆劃多對初學寫字的孩子來講是蠻難的，剛開始是母親抓著我的手一個字一個字的練，後 來才點上虛線練。 除了名字外母親還教我寫阿拉伯字，本子還沒寫完， 她要我繼續寫完它。

我提著包袱巾跟著父親從旗山搭公路局車到高雄車站，他再買張到板橋的普通車孩童票然後交代我要注意聽火車上的台語廣 播，因為我只認識我的名字三個字又聽不 懂北京話， 目送我上車火車起動後他才走，父親離開前，塞了兩塊錢在我手上要我買便當吃， 我緊緊的握著這兩塊錢，這是我長這麼大以來， 第一次有錢可以自己 使用。

這班北上的列車是慢車每站都停，從高雄到台北大約十二個小時，車上人來人往乘客上上下下擁擠吵雜，因為這班車高雄是起站， 還好爸爸幫我搶到一個坐位，那不然就要一路站到台北了。車上不時傳來嬰兒的哭聲和間歇老人的咳嗽聲， 有時還聽到幾聲從鄰坐的阿婆手中包袱巾裡的雞叫聲，我想大概是自己養的雞要拿去送禮吧 ！從包袱巾裡探出雞頭來， 我好怕它會啄我的手。 這時鐵路局車上穿著制服的服務員在賣茶包泡茶，那是要付錢的我不敢要，早上出門時母親幫我準備了水壺，這個背在身上的鐵水壺是父親日本時代去南洋從軍帶回來的，雖然底部有凹下但是夠我一天喝。車上有人抽煙，煙味、 汗臭味夾雜著從窗外飛進來的火車煤煙味，緊緊抱著包袱巾我就在隆隆的火車聲和煙味中睡著了。

「嗚嗚~ ~ ~」火車的緊急煞車聲和鳴笛聲把我驚醒了， 聽到有人說好像是要交錯車，所以慢車要等前方來的平快車。「便當、便當！壽司、壽司！」大概是午飯時間了，我買了一個便當， 那是一個用四片薄竹片作成的飯盒，裡面有白飯、半個魯蛋、日本黃蘿蔔、紅色豆絲和一片薄薄的火腿肉， 這一次我不用分享給弟妹 ，便當份量不是很多，很快的便吃個精光， 隨即將飯盒放在座位下。
吃飽了忽然想起了我的初次上學，又想起了我這頭西瓜皮髪型，明天上學一定會被同學笑， 眼框又開始有點泛紅，想想 又是難過。
